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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輕輕握著她的手，對少女説道:
    ー我們遠走高飛吧。
    少女的臉上露出微笑 但鬆開了他的手
    ー對不起 ，我還是沒有辦法放下。
    滿懷希望的少年臉上一下子露岀了些許不解和驚訝—」
    叮叮叮...
    「ー歡迎光臨。」
    宮瀬蓋上手上寫著的小本子，把無印的鋼珠筆隨手扔到櫃檯旁。
    客人在店裏兜了個圈，就走了。便利店的電子音樂再次再寧靜的店內響起。
    「...真無聊呢。」宮瀨輕輕喃道。
    這間便利店雖則位於大都市東京，但在凌晨三點的日本還是少人得可憐的。宮瀨作為夜間的職員，是空閒得發慌的。夜闌人靜的凌晨，就正正是他寫作的好時候。大學半工讀的宮瀨也不是為了成為作家才開始寫作的，不過是他覺得自己的腦海中不時都會浮現一個存活在他心底的男主角和女主角的故事。覺得有點羞臊的他，也就從沒對朋友提起過自己寫作的興趣，更不用説給別人看了。
    「...總感覺，有點電視劇的感覺。」
    宮瀨的作品雖然從不給別人看，但他也是想寫岀一個可以驚艷世間的好作品，但對宮瀨來說，他總感覺自己過著中規中矩，日復一日的普通生日，每天上學兼職打工，休假的日子都是待在家中讀書，實在很難寫岀超越自己幻想的作品。
    太無聊了。宮瀨想要多點離開東京都，去體驗一下各種不同的地方，遇上更多有趣的人和事，才能充實自己的作品，奈何他就是一個被困在便利店，現代社會制度下的奴隸，在大學讀的經濟學也不是自己的興趣，只不過是為了未來發展的選擇。成績沒有很優秀的他，也很難想像畢業後他會怎樣，或許就是做一生平庸的社畜吧，用工作麻醉自己。
    想到這裏，宮瀨不自禁地嘆了口氣，然後默默地把自己的淡土色小本子打開，打算把男主角的部分寫完。
    握著筆，看著自己潦草的手寫字，完全沒有半絲頭緒，腦海中浮現的昨天晚上肥皂劇男主角的樣子，説著和劇情一樣的那句「和我遠走高飛吧」的場景。
    根本就是一樣吧？
    宮瀨沒有想過他寫的故事算是甚麼類別，或許是小清新的愛情故事吧，但有時他也想寫一下剛烈的友情和勇猛的故事，一時把主人公寫成戰國武將，一時寫成羞澀的高中生，作者本人也是摸不著頭腦，到底怎樣的背景設定才適合，反正他就是看心情。
    「...重新再寫吧。」把這糟糕劇情放棄的宮瀨，掀開了新的一頁，默默地想著一個新背景的主人翁。
    叮叮叮...
    熟悉到令人厭煩的音樂響起，一位身穿西裝的大叔走進店裏。
    「歡迎光臨。」
    「...20號的香煙，給我來一包。」
    「好的。」早已熟悉店內80多種香煙的宮瀨熟練到轉身向身後的櫃子，取了一包白色的Seven Star，放到了櫃檯上，輕輕掃過二維碼。
    「盛惠四百五十円。」
    看似疲累的大叔，無力地從錢包掏出了一個五百円硬幣，拿起櫃檯上的煙，就走了。
    店內又回到一片寂靜。
    宮瀨在便利店工作的另一個興趣，就是觀察著來來去去的客人，從他們的衣著，行為，購入的貨品和説話的語調，想像他們的生活，然後寫到他自己的故事裏頭去。好像剛剛的大叔，宮瀨感覺他是一個剛加班，而且錯過了終班電車的公司職員。不過就算是加班，到凌晨三點才步行回家也是太可憐了吧？想到這裏，思路就打結了。果然不問大叔本人的話，是很難想像得到發生了什麼事的。這讓宮瀨很為納悶，也就不再多想了。
    東京區平靜的晚上，宮瀨就是這樣度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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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桌子上的講義，聽著四十歲中年女老師的刺耳女高音授課，宮瀨實在提不起勁上課。尚算寬敞的教室散落坐著一批批人數不等的學生，各有各的用紙筆和手提電腦抄寫著課堂內容。家境不算富裕的宮瀨用笨重的Toshiba舊款手提電腦，開了一個新文件，草草打了兩句，就蓋上了電腦。
    「下周要測驗，不好好抄下重點的話又要滿江紅了哦。」坐在宮瀨旁的男生專注地打住字説道。
    「...由真你成績那麼好，隨便看一下講義就能考個九十分吧？」
    「我倒也不是天生下來的天才，還是得把英語復習一下呢。」
    「...這樣説來，由真是打算到英國去吧？」
    「哦，嗯，是這樣沒錯。不過呢，在日本把大學讀完了才去英國，總感覺有點擔心呢。」
    「為什麼？」
    「雖說是就職，但應該也會很辛苦吧，我英語又不算特別好，才日本讀的東西在那邊也未必合用呢...不過是父親的公司，多少也會關照著我吧。最痛苦的是，聽説那邊是個美食沙漠呢...」
    「要和你最喜歡的日式牛丼説再見了呢。」
    真好呢，在英國當金融顧問。對父母早已移民到那邊的由真，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家裏有點錢，不用半工讀，而且成績不錯，還有一份工作在外國等著他...一條鋪好了的人生路，或許也不錯。沒有驚喜，但也不至於無聊。更何況，宮瀨和由真就讀的這所一橋大學，也是日本經濟科中數一數二的，在如此頂尖的學校就讀本身就比起常人更接近上流安逸的生活。宮瀨的成績也不是特別優秀，唯獨數學和經驗科接近滿分，當時的老師大力推薦了他去就讀一橋大學。收到大學的收錄確認信時，宮瀨也是頗意外的。宮瀨也不是特別喜歡經濟，也沒有成為日本知名經濟學家的決意，能在某小公司當一名會計他也倒是心安，因此當初也糾結了幾個月。在一番內心鬥爭和金錢的考慮下，宮瀨還是決定獨自一人從鄉下富山県前往東京千代田區，靠著自己去支付自己的生活費和接近七萬円一個月的高昂學費，至今生活了大概一年多了。
    「下午課的數學功課你做了嗎？」
    「啊。」宮瀨這才想起來，因為連續打了五天工，一直都沒空去做那份三頁的長答題功課。
    「算了，翹了吧，反正課也挺悶的，明天也沒課，明天才做吧。」
    已經打算翹課的宮瀨，盤算著該如何運用午後一點至六點打工前的空閒時間。
    「或許去一個遠點的地方散心也不錯呢。」他心想著。若然能給他寫作靈感，也是不錯的。
    -
    午後一時，在大學附近草草吃了一碗七百八十円的雜菜拉麵的宮瀨走著前往神田駅。神田駅的裝修也是有點古風，深木色的磚頭和外露的管道、電線，有點像尚未完工的英式古蹟。
    「山手線往東京品川方面的列車即將到站——」
    在吵雜的車站中的廣播聲，也算是混亂中的一點跌序。
    神田、東京、有楽町、新橋、汐留、竹芝、日の出......廣播傳岀的站名越來越陌生，列車上的人也開始逐漸下車。
    午後兩時，到達了台場站。宮瀨也是百無了賴，就在北口岀站了。宮瀨選擇來台場的原因也主要是因為台場位於海邊。宮瀨對海的情意結，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原因，或許是藍色的海平面能令他心境平靜吧。
    宮瀨在海浜公園展望台上的向海長椅，聽著最近喜歡上的歌，池田典代的Dream in the street，掏岀背包的小本子和筆，凖備在那耗上一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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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瀨打工的便利店位於車站範圍十分鐘步程的住宅區，店門正對住十字路口和一片施工已久的工地。人流肯定是算不上多，但店面還是頗大的。因此，每次值班都會有三四個人同時上班，當中只有店長和宮瀨兩人經常一起值班，老實説他感覺上同事好像都總見過幾面就沒再上班，大概每兩三個月就換人了。也有段時間是有兩個女高中生裸辭職的空檔期，他們兩人只好連續值了三天夜班，真讓他們感受到女高中生不負責任的可怕。
「哦，宮瀨！這幾天真是辛苦你了，得讓你連續接上二天的夜間全班。」
「不，我也剛好缺點錢，這幾天課業也不多，所以還好。話說回來，店長的妻子還好嗎？」
「沒什麼大毛病，就是身子弱暈倒了，在醫院休養了幾天。哎吔...人老了就是身體差，宮瀨也記得要注意健康哦。這樣吧，待會我請你喝啤酒吧！這兩天也辛苦你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不過酒喝太多也對身體不好哦。」
店長淺淺一笑，便回到身後的小倉庫整理貨品。
零時三十分，是終班車快要開岀的時段。加班的，應酬的上班族都大概快要歸家，便利店的店內接近完全無人，只有居住在附近的房客幾人。宮瀨把手頭上的工作辦好後，便站在櫃檯前發呆，看著空無一人的店面放空。
實在是安靜得要命，只有空調的運轉聲和店長在貨倉咔嗟咔嗟移動貨品的聲音。
凌晨四時四十五分。
「來。」店長向宮瀨遞了罐冰凍的啤酒。
咔的一聲，兩人同時喝了一口。「哈——冰凍的啤酒實在太棒啦！」
「...」宮瀨想要説點甚麼，但卻又想不到一個適合和一個接近五十歲的大叔聊的話題。「宮瀨，」
「啊，是。」店長的呼喚把宮瀨從他亂七八糟的思路中拉了回來。
「宮瀨有想過大學畢業了要幹甚麼嗎？」
「....故而有想過一下，大概會在某家小公司當會計吧，畢竟也是個經濟科學生，再不然就會回到實家去幫家人打理店鋪吧。」
「嗯...很踏實呢。」
「過言了，沒有太大的目標就是了。」
「踏實也是件好事呢。」説罷，店長喝了一口啤酒。
「難道説，店長年輕時也過得很踏實？」
「嘛，完全相反吧。」
「...」
「我年輕的時候是很有夢想的呢，學歷不高，但也對未來很有衷景。當時的目標是想要開一家服裝店，嘛，本來也有點興趣就是了。從實家一人過來，打了五年工，接近不吃不喝地儲起了一小筆錢。知道是不夠開一家店的，但還是想要開。男人的二十五歲嘛，是事業的開端。於是便借了一大筆，畫設計原圖、找工廠、找店鋪、一手一腳地辦好了。」
「這不是很厲害嗎？」
「嘛，對一個二十五歲的男人是頗厲害的啦。不過沒多久，店倒了，一年多一點。」
「有點突然吧？」
「也是呢。生意完全不行，嘛，到年末是其實是有點起色的。只不過，被廠方單方面解約了。」
「這有點過分吧？」
「大公司的運作模式，合約的陷阱，實在是被擺了一道。重重負債的我，只好重新打工去了。嘛，就是一直在這裏打工啦。不過還好債幾年前早就還掉了。」
「...對不起呢，提起了你不快的過去。」
「不不不，那時候可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呢，嘛，比不上和妻子結婚時就是了，哈哈！」
宮瀨有點意外，創業失敗還背上一大籮債也算是人生最快樂的日子嗎？店長還真是樂觀呢。
「嘛，看到自己用心設計的裇衫，運到自己手上時的喜悦，怕是一生也不會忘記吧。」
「...」宮瀨有點明白，但也説不上懂店長的感受。只不過他知道，他是有點羨慕店長能有這種如夢一樣的過去。
宮瀨也好想體驗一下，這種劇本永遠只寫到正在演岀的一幕的舞台劇。
「嘛，就是這樣。今天辛苦宮瀨你了。」
回過神來，已經是早上的五時了，是宮瀨的下班時間。
「啊，辛苦你了，店長。」
説罷，宮瀨便帶著沉重的心情收拾東西，凖備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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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時，街上的人不算多，但在校舍旁的高架火車聲夾雜著偶然路過的女高中生們的聊天笑聲，還是不絕於耳。
「由真，要不要走一躺書店？」
「好啊。」由真悠然回道。
上了大學的生活宮瀨已是活得習慣，不再像高中時要凖時回家吃晚飯，也可以在逛街時對錢包寬容點，生活的煩惱從不夠錢買想要的小玩意變成決定不了吃晚飯的地方。
每當宮瀨有想去的地方時，都一定會叫上有空的由真，並不是因為他覺得由真也會感興趣，只是因為他覺得和由真相處時很舒適。不過由真也倒是個大忙人，所以宮瀨內心其實頗感激由真願意花時間陪他四處耗。
「到了。」二人在一棟舊日式建築物前停了下來。
「真虧你能找到這裏呢。」
「不，普通地在網上搜了一下就找到了。」
宮瀨輕輕拉開看起來保養不太好的鋁門，門也發岀了刺耳的的磨蝕聲。門也就只夠一個人通過，也略嫌狹窄。兩人帶著輕盈的腳步走上了昏暗的樓梯級。
「雖然很舊，但意外地整潔呢。」由真感嘆道。
一階門旁的木版刻著店的招牌，永森書店。宮瀨輕輕把木門推開，一陣書香和木味撲鼻而迎。一列列的書架上放著新舊不一的書本，在整齊排列的書架上，偶爾放著包裝完好，尚未開封的一本，宮瀨輕輕把書從列中拉岀，緊密並列的書本彷彿像反抗著一樣。「旅行的老人」，簡陋的設計被透明的書膠包裏著，雖說書內的文字無人曾過目，但已絲毫感受不到新本的氣息。宮瀨想像著小説的內容。旅行的老人，老人是為何要踏上旅途？是不是和宮瀨一樣想要體驗世界上的各種事情？老人是日本人嗎？他是在日本內步行旅途嗎？話說回來故事真的為生在日本嗎？還是這是個虛構的小説？或許根本就不是小説，是真人真事的紀錄——
「—宮瀨，這本書很有趣哦。」由真的輕聲呼喚，打斷了宮瀨如流水般的思緒。「《一百個提升專注力的方法》，你覺得有用嗎？最近總感覺複習時有點神不守舍呢。」
「......」宮瀨沒有回答，也沒有特別在意，反倒轉身把視線轉移到背後的書架，輕輕拉起些許過長的褲腳然後蹲下，掃視著下列的書架。下列的書架明顯比起上面的要積塵得多，書本也列得較疏散隨意。由真見狀，問道：「所以宮瀨你特意來書店是有書本要找嗎？」
「哦，是啊，不過也沒有特別指明哪一本，就是想找本小説，也許有點年代感的會更對口味吧。」説罷，宮瀨便輕力拍拍封塵的封面，然後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
深藍的夜空越是靠近看不見的地平線，越是夕紅。在建築物五花八門的鎂光燈後的雲朵，格外亮麗，透著湖水一樣的水色。路人們色彩斑斕的外衣在黑夜下暗然，失去了光鮮，不再奪目，街上依然吵鬧，商店叫賣的聲音也不絕於耳，偶然能聽見擦肩而過的西裝男士通電話的説話聲，也能聽到二十歲岀頭的女大學生站在街邊談論這個他和那個她的對話。街道的櫻花樹倚著高高直立的電線桿，被傍晚時分的涼風吹拂著，在鬧市中仍能清晰地聽到咔嚓咔嚓的聲音，大概是想要向這高速流動的都市証明自己的存在吧。
在十字路口和由真分道揚鑣的宮瀨獨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上卻沒有抱著在書店看中的書。戴著耳機的他只想要趕快回家，讓這幾天都在凌晨工作的身體好好休息。但或許累的並不是宮瀨的身體，紊亂的心境總是安穩不下來。宮瀨想要用書本作為心理的糧食，但他卻壓根不了解他的內心想要消化怎樣的文字。就是這樣，宮瀨根本沒有任何值得煩惱的事情，竟成為了他唯一煩惱的心上事，他找不到這枯燥感覺的原因。宮瀨暗自決定，再改天再逛一次書店，直到找到慰寂心靈的雞湯。現在，也許只有山下達郎的Ride On Time能減輕他的燥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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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灰暗，街道上沒有一絲生氣，唯獨雨水仍悶悶地洗刷著屋頂和招牌，在雨水聲中夾雜了吵耳的拍打聲。街燈在下午三點已經亮起，在遠處看去，只是一個個模糊的光點。
    「下雨了呢。」
    「哦，是啊。」楓忙著手上釘好的一大份列印資料，目不轉睛地用鉛芯筆寫下要點，沒有特別搭理他。
    「今天也很努力呢神田。」
    「這是肯定的，企劃下個星期就要提交了，得現在開始全神貫注寫了。」
    「這樣啊，那看來神田忙得不可開交，今天晚上的去居酒屋的預定也得取消了呢⋯」石川開玩笑地説道。
    「— 不，我必定會在下班前完成，然後全速趕來的。每週五的夜晚我可是期待得不行呢。」
    「這樣啊，那你要加油啦。」
    楓雖然一邊聊著天，但手和大腦還是協調地在資料上寫著今天早上想到的點子，直到看到那一個怎麼想都想不岀來的提案。頭痛欲裂的楓想也不想，便轉頭望向靠在辦公桌旁的石川，説道：「石川，要不要喫支煙？」石川輕輕點頭，便轉身往門口走去，楓也急忙拿起披在椅背上的西裝外套，抱在胸前，帶著匆促的腳步跟上石川的後面。
    公司的後樓梯是靠著大廈直建達天台的，只有剛好兩個身位寬，楓和石川只好並排靠著牆站。
    「曉人，你有打火機嗎？」石川從懷中抽岀一包煙和黑色的打火機，遞向楓。
    「在公司應該要叫我石川吧，神田。」
    「嘛，沒甚麼關係嘛，現在我們是在偷懶吧，也沒有同事在。」説罷，楓點起叼在嘴邊的香煙，抽了起來。石川聽了，也只是輕輕嘆了一口氣，沒有要和楓爭辯的意思。
    「抽少點煙吧，對女孩子的皮膚不好吧。」石川輕嘆道。 「是呢真不知道為什麼曉人你比我還要抽得要命，皮膚還是那麼好呢。」白霧從楓的口中被呼岀，像重獲自由的白龍般往四方八面擴散，然後淡淡地消失在濕潤的空氣中。
    「是你太拼命工作吧。」
    「嗯呢，昨天整晚也睡不好呢。」
    「有甚麼我可以幫忙的嗎？」
    「不，曉人你手上的工作也不少吧？」
    「活動會場的凖備已經快要完成了，畢竟明天就是舉辦日了。」
    楓和曉人是商務服務公司的同期，楓還記得當初剛進至公司，對手上陌生的工作不知所措時，是曉人先向手忙腳亂的楓搭話。雖説是同期，比楓早二個星期入職的曉人已大概明白工作的內容。願意幫忙的曉人對楓來説，簡直就是天降下來的天使。她還記得坐在辦公椅上，抬頭望向站姿筆直的曉人，穿著一身整齊而乾淨的西裝，烏黑的頭髮明顯是經過悉心的梳理，和年輕工整的臉容絕襯，那時楓在這位帥哥面前應該笨拙極了吧。岀於答謝之心的楓，想要邀約曉人共進午飯，也是楓在新公司打好人脈的第一步，畢竟這位帥哥看起來和各位同事也很好相處—
    「抱歉，今天要和同組的組員一起吃呢。」
    「啊，這樣啊⋯⋯」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邀約的楓頓時失落了起來。
    「若果不介意的話，今晚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去居酒屋？也是個和同事熟稔的好機會。」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見楓失落的表情，曉人如此問道。楓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急忙答應了。以此為契機，每個星期五的晚上楓都會和曉人去居酒屋酌談，不論是只有他們倆互吐苦水的日子還是楓和曉人的組員都會到齊，場面熱鬧的不行的日子。
    「有點期待今晚呢。」
    「期待嗎？今晚很普通吧。」
    「不，就是每個週五的晚上都有人願意和我喝酒喝到不醒人事，感覺有點幸福。」
    「會喝到不醒人事的只有你吧？拜托你今晚別喝到大醉薰薰，每次送你回去你真的重得要命⋯⋯」
    楓不好意思地乾笑了幾聲，便把手上的煙頭丟到煙灰缸，和曉人一起回到辦公室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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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時四十五分。
    理應亮著的那一支街燈，並沒有照亮站在公司大門口外的曉人。靠在典雅亮麗的𥔵磚牆旁，不時在石磚地和柏油行人路之間徘徊，難免看起來有點焦躁。曉人也不知道他為何如此焦躁，明明他只是在等快要加完班的楓一起去居酒屋，或許是因為他想要快點見到楓——也不是啊，難道在公司整天也見不夠嗎？也許曉人思想時的遽步嚇倒了路人，於是他停止了這個無意義的宣洩行為，他也不想被楓看見如此幼稚的他。內心的懮郁揮之不去，每隔二十來秒曉人就不自禁地望向大門，察看到底眼角𣈴的那位路人是不是自己在等的人。按耐不住沖勁，曉人拿出了懷中裇衫口袋中的那包香菸，不爭氣地點了起來。曉人不喜歡在週五小酌前抽菸，因為他記得有一次和楓一起走在路上時被楓説過聞到西裝外套上的菸味。雖則曉人認為楓並不介意菸臭，但曉人自己卻很在意，曉人自己不太清楚，他在意的是楓內心的想法，還是楓的話，也大概只有楓本人才知道了。
    地上的小水窪映射著黑中帶藍的夜空，像一個鏡面中的平行世界，卻沒有把繁星和皎月帶進去。象徵著驟雨的過去，烏雲密佈的天空卻仍盤算著下一場大雨。
    「糟了，今天沒帶雨傘岀門，要是下雨就要命了。」曉人心想。曉人倒也不怕淋濕，只是怕要是真下起雨要，沒辦法為楓撐傘的他顯得很不體貼細心，他想要在楓面前顯得成熟穩重。雖則是同期，曉人感覺自己被楓依靠著，他也不討厭，反倒希望能被他人依靠著，永遠盡兩倍的努力去工作。曉人很清楚這是他內心的自我滿足，藉此令自己覺得自己對某個誰來說還是重要的，但他亦因此感到身心俱疲，內心的虛榮感，始終不及工作的壓力真實。曉人也不清楚他還能把模範同期這個形象演多久，也只好直到吃不消為止。
    「曉人！」楓笨掘地推開沉重的座地玻璃門，抱著幾份列印資料在懷中，向曉人走去。「抱歉呢，一不留神就待久了。」「不要緊，工作為重嘛。」曉人沒有絲毫怪責楓的意思，倒不如説看到楓的瞬間他心中有點高興。
    水滴劃過夜幕，毫無生氣地落在了水窪的中心，激起一小絲漣漪，然後就被世界所淡忘，不再有人知曉。
    「啊，下雨了呢，曉人你有帶傘嗎？」曉人尷尬一笑，承認了這他不想面對的事實。「很少見呢，通常都是冒失的我沒帶呢。」楓從單肩袋中掏岀一把櫻花紋的小伸縮雨傘，小心翼翼地推開，然後遞向曉人。
    雨聲漸漸大了起來，樹葉也受不了雨水的拍打，望向濕漉的柏油路。走在街上的路人，不管有沒有打傘都匆促地走著，逃離著下雨的世界。一個眨眼間，路人已消失在曉人的視線，回頭也早已尋不著。車輛快速地駛在司機們回家的道路上，車輪駛過的大小水窪激起躍動地水花，像海浪一樣拍向行人路，然後化為路上的另一片小窪。曉人和楓撐著傘走著，望向每天必經的一家家店舖，玻璃上的水滴令店內的景象化為一片霧，卻能隱約從矇矓的燈光看岀無人的空蕩感。曉人不喜歡下雨天，但若果楓在他的身邊和他打著同一把傘，或許雨天的懮郁也能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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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酒屋內，橘黃的燈光在尚算寬躺的包室擴散著，想要藉著門縫的一小條隙逃離岀去，但殊不知道外面的店面也照住同樣的燈光。店內坐滿了各有所圖的客人，有和楓一樣是工作後來休憩的西裝男，也有穿著簡潔淨色襯衫的年輕男生和女朋友一起來約會，在酒後兩人聊得興起。包室只有楓和曉人公司的一行人，比起外面要靜上了一半，但他們也是在聊八卦吵鬧得不行。
    「你們説那個新來的秘書是不是和老闆有一腿？他們好像約好一樣都不來今天的喝酒會欸！」
    「要是真的有也不意外吧？説不定本來就是老闆私下的女朋友，靠關係入職吧？」
    「不太可能吧，我聽説老闆可是有妻子的呢⋯⋯」
    楓沒有加入這場八卦大會，默默地抿了一口手上這杯由檸檬汁，威士忌和碳酸水調整而成的雞尾酒高球，充滿氣泡的半透明飲料刺激著口腔，然後滑落喉嚨，少許辛辣的酒精在口腔深處擴散著。酒精的麻醉使楓一時忘卻了無聊的話題，思緒回到腦內煩惱不已的企劃的盤想。
    楓在公司內只和曉人一同所屬的活動企劃部門交情比較好，和另一個大部門的市場行銷部還是不太熟惗，但那邊的主管似乎很喜歡把棘手的專案轉介到楓這一期比較沒經驗的同事辦，口上説著「 對你們來說是個寶貴的學習經驗啊」 ，偶爾卻在兩個月一次的跨部門喝酒會上説著冷嘲熱諷的話。每次楓的主管相澤都會對她説那這不過是酒後的玩笑，叫楓別放在心上，但每當燙手山芋真交到楓手上時，相澤主管也只會以無何奈何的尷尬微笑對投以求助眼光的楓説「加油，有甚麼問題就不要有遠慮地請教前輩吧」。楓也不是不能理解，對方的部門規模要比活動企劃部大上一個倍，人事部也不太會受理這種靠邊站的辦公室恩怨。楓也不認為自己有在工作上得罪過他們的主管，所以這兩年她也就一直當是自己倒楣算了，與其把心思花在辦公室政治上，還不如花在工作上，盡力不讓對方有説閒話的空間。
    「神田，還好嗎？」曉人見楓臉色不太好，問道。
    「沒事，就酒勁有點上頭。」楓輕輕搖頭，想要暫時擱置思緒，專注在當下和大家高興聊天，畢竟來喝酒就是為了放鬆心境。楓很清楚自己是享受獨自一人休憩的人，不是那種經常在群組內舉辦活動，每個週末都一大群人逛人多熱鬧的原宿街頭的那種人，因此楓真的很珍惜這個就算有著上十多人也能自在放鬆的喝酒會，是楓難得少有願意參加的多人活動。有時候楓也覺得很矛盾，明明不喜歡多人的場合，卻從事活動企劃，每隔數週就得在吵雜混亂的會場工作，還得指揮著現場各項活動。
    「神田。」 曉人叫喚著楓。「我也知道現在講未必是很適合，你最近也有點忙⋯⋯」神田輕輕再抿了一口玻璃杯內的酒。「你明天有空嗎？」
    「有啊，怎樣？」楓草率地回答。
    「要不要明天一起去美術館參觀？」話畢，楓本來要把手上酒杯放下的動作不自然地僵住了一瞬，然後重新舉杯一飲而盡。
    「認識了你二年，真不知道你有欣賞藝術的喜好呢。雖然明天是週六，但我中午要到活動選扯考察呢——」 「 我知道，所以約你下午，若果你想的話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去活動選扯。」 楓從曉人的語氣聽岀了他的堅持。認識了曉人那麼久，楓從未聽過平易近人的曉人如此堅持的話，與其説是邀約，比較像是強行的要求般，看起來是不好拒絕了。
    「 好吧，反正我下午有空。時間地點你就通知我吧。」 説罷，楓便揮手向路過走廊的侍應再點了一杯高球。
    房間內的空氣仍然是快活吵鬧的，日式和風的復古燈飾看起來調暗了一點，以助興喝酒的氣氛，酒精的味道濃得像瀰漫在空氣中，嗅著嗅著也會醉倒。雞尾酒混著啤酒小菜下肚，桌邊的一行人早已原形畢露。
    「神田，今天我要送中島前輩回去，你可以自己回去嗎？」
    雖然酒後有些不適，但楓並沒有盡興至大醉，鬰悶地點了點頭。話罷，曉人扶著手臂繞在他頸後的前輩步岀了房間。熱鬧的房間伴隨著酒醒離去的酒客，楓就像宴會過後獨自安坐，不知所措的小女孩。雖說沒有醉倒，但楓的思緒還是凌亂得不行。經已由各位前輩和曉人付清的賬單，楓不再有留著這空蕩蕩的房間的理由，於是便拿起單肩包和西裝外套，帶著蹣跚的腳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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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死, 2個月內應該會更新
好似係。


